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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特邀(Editor-In-Chief Invited)· 

青少年“网络成瘾”干预的实证基础* 

雷  雳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  要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普及和发展, 青少年已经成为主要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之一。青少年在享用

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利之时, 其中部分人因为过分沉溺于网络而导致“网络成瘾”。我们根据青少年发展过程

中的心理特点, 探讨了其自我中心思维、自我、依恋、人格、生活事件等多方面因素与其网络成瘾之间的关

系, 在这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开发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评价工具、提出了针对网络成瘾的干预建议。同时, 我

们还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青少年健康上网的界定和评判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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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的雏形起源于 20世纪 60年代的美国, 

而代表中国互联网应用的一个重要时刻是 1987
年发到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 内容就是一句
话：“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越过长城, 走向世界). ”。然而,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互联网在中国才开始
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人数已

达 5.13亿人(CNNIC, 2012-01), 其中 10~19 岁人
数占总数的 26.7%, 约 1.37 亿人, 是中国网民最
大用户群体之一。但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38.3%, 与互联网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还有很大
差距, 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互联网一方面给青少年的学习、交往带来极

大便利, 使他们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尽情地享受
着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

乐。另一方面, 网络作为科技的“双刃剑”, 其负面
效应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多方面影响也是不容忽

视的,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网络成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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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形成的

一种新型成瘾现象。现在学术界对于网络成瘾还

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统一判定标准。网络成瘾在研

究中又称为 “病理性使用互联网 ”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这是一种多维度的综合症, 包
括认知和行为的诸多症状, 这些症状可能导致如
社会退缩、逃学、孤独、抑郁等社会性的、学业

的、健康等方面的消极后果(Caplan, 2005; Davis, 
2001)。 

据我们对累计 4 千余名青少年的调查, 青少
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比例约为 5.40％, 应该说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比例 , 尤其是对孩子已经
“网络成瘾”的家庭来说, 更是因此寝食难安。那么, 
对“网络成瘾”的青少年, 我们又能够如何进行干
预呢？搞清楚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青少年的

“网络成瘾”可以为我们提供干预的实证基础。 
我们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 基于布朗芬布伦

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参见：雷雳, 2009), 对此进行
了一系列探索(雷雳, 2010)。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
大体理论假设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方方面面在

网络环境中也会依样葫芦, 并且, 互联网独有的
特点又会使得青少年的网络心理别具一格—— 
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与其现实生活状况难脱干系, 
互联网本身的特点若用之不慎, 则是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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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测评 

关于网络成瘾的测评, 最早由 Young (1996)
从物质依赖的角度, 参照 DSM-IV 的相应标准提
出了鉴别 PIU 的依据, 之后, Young (1998)提出
PIU 应该是一种更类似于强迫性赌博的冲动控制
失调, 并根据 DSM-IV中病理性赌博的 10项标准
确定了 PIU 的 8 项标准, 让被试回答是否符合这
些标准。再往后 , 比较有影响的测评工具包括
Davis 的在线认知量表 (Online Cognition Scale, 
OCS, 2001)以及国内使用较多的由台湾研究者
陈淑惠等(2003)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 
2003)。不过 , 这些测评工具基本上是针对成年
人、大学生的, 并未顾及青少年的现实特点, 另
外 , 对网络成瘾的认识也存在着不断丰富和深
化的过程。 

我们参照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青少年的

实际情况编制出了测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即所谓“网络成瘾”)的工具(雷雳 , 杨洋 , 2007), 
命 名 为 “青 少 年 病 理 性 互 联 网 使 用 量 表 ” 
(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 
APIUS)。量表采用 Likert 式 5 点自评式量表, 从
“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1~5 分。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最后的
APIUS 共 38 个题目, 由 6 个维度构成(凸显性、
耐受性、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心境改变、社交
抚慰、消极后果)。同时, 我们进行了内容效度、
构想效度、结构效度等分析, APIUS显示了良好的
信、效度指标, 可以作为我国青少年病理性互联
网使用的测量工具。 

此外, 为了使 APIUS 更具警示和预防功效, 
我们将APIUS的项目平均得分大于等于 3.15分者
界定为“PIU 群体”, 大于等于 3 分小于 3.15 分者
界定为“PIU 边缘群体”, 小于 3 分者界定为“PIU
正常群体”。需要注意的是, 考虑到自陈量表本身
所具有的局限, 在做临床诊断时还需要了解受测
者在 PIU各项症状上的真实表现。 

3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思维与“网络成瘾” 

自我中心思维是青少年期较为典型的心理

特点之一, 它体现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两
个方面(Elkind, 1967; Goossens, Beyers, Emmen, & 
van Aken, 2002)。假想观众指的是青少年认为每个

人都像他们那样对他们自己的行为特别关注; 它
会导致青少年对自我意识的强调、对他人想法的

过度关注和对于现实和想象情境中他人反应的预

期 ; 个人神话指的是青少年相信他们自己是“独
一无二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基于
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空间是否会成为青少年寻求他

们想象中观众的理想舞台, 而使他们沉迷其中不
能自拔呢？另一方面, 伴随青少年自我中心思维
的变化是其“分离-个体化”过程(与父母分离而形
成自我感的过程), 假想观众被认为可能是青少年
缓解其分离焦虑的防御机制 (雷雳 , 郭菲 , 2008; 
郭菲, 雷雳, 2009)。 

我们(雷雳, 郭菲, 2008; 郭菲, 雷雳, 2009)
对青少年上网与其自我中心思维以及相应的分离

-个体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得到与“网
络成瘾”有关的几项结果： 

其一 , 从自我中心思维的角度看 , 一方面 , 
“假想观众观念”对初中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
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即, 头脑中越是觉得周围人
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关注的初中生, 其网络成瘾的
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 假想观众观念和“个人神
话观念”中的“无懈可击”成分通过对互联网社交
服务使用的偏好, 间接地影响初中学生的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水平; 即, 头脑中越是觉得周围人对
自己的行为非常关注、并觉得自己对不好的事具

有先天免疫力的初中生, 更可能因为热衷于网络
社交而网络成瘾。 

其二, 从分离-个体化过程来看, 其中的“分
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对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即, 越是恐惧与重
要他人丧失联系的青少年, 以及认为重要他人会
对自己表现出无情和拒绝的青少年, 越可能网络
成瘾。同时, 分离-个体化中的“吞噬焦虑”通过互
联网娱乐偏好, 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即, 
感到父母对自己过度关注, 威胁到自己的独立性
的青少年, 更可能热衷于网络娱乐而网络成瘾。
再者, 分离-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
通过假想观众观念, 间接地预测中学生的病理性
互联网水平; 即, 越是恐惧与重要他人丧失联系
的青少年, 以及对自己过高估计和关注的青少年, 
就可能觉得周围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关注, 继而
导致网络成瘾。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 我们认为, 青少年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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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发展阶段、面临的特定发展任务分离-个体
化以及假想观众这样特定的心理特点, 是引发初
中学生不健康的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因素, 这无疑
增加了他们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风险。然而, 互
联网使用的潮流不可阻挡, 青少年掌握互联网技
术是时代的需要, 一味地切断和阻止无异于因噎
废食。 

因此, 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 特别
是在分离-个体化过程中, 青少年会感到来自家庭
的支持减少, 产生与家长分离的焦虑。家长、学
校和老师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外, 也应关心
他们对于发展人际关系的需要和重视那些特定的

心理现象。 
同时, 这一阶段青少年自我意识提升, 自主

意识增强, 过分的控制又会使他们感到压抑和困
扰, 因此家长更有义务在一种平等的身份下给予
孩子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在这个他们需要扩展家
庭外社会关系的阶段, 学校和老师也有责任帮助
学生们创建一个和谐、互助、宽容的学校和班级

环境。 
尤其是对父母而言, 需要明白青少年对亲子

关系的期望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亲近感, 也
就是说, 让孩子感受到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温情
的、稳定的、充满爱意的、关注的联系。其二是

心理自主, 让孩子有提出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隐
私自由、为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其三是监控, 孩
子也希望父母对自己有所监控, 而不是放任自流, 
成功的父母会监控和督导孩子的行为, 制定约束
行为的规矩。这样一来, 青少年成长和发展中可
能感受到的分离焦虑、吞噬焦虑, 他们对自我的
过分关注等都可能减弱, 他们更可能在现实社会
来解决自己的成长问题, 而不是选择沉溺于互联
网的虚拟空间。 

4  青少年的自我发展与“网络成瘾” 

网络虚拟环境是一个理想的自我表现平台

(Iakushina, 2002), 人们在其中可以摆脱现实世界
的束缚, 随心所欲地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 构建
另外一个虚拟的自我。它成了一个心理实验室

(Skitka & Sargis, 2006), 人们可以进行自我认同
的实验。然而, 研究表明不同的人格特点对个体
的在线自我表现影响不同, 甚至是虚拟自我有趋
同的特点(Peter, Valkenburg, & Schouten, 2005)。 

我们对青少年上网与其自我发展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参见：雷雳, 2010; 张国华, 雷雳, 
邹泓, 2008), 得到与“网络成瘾”有关的几项结果： 

其一, 青少年的虚拟自我主要集中于心理状
态 , 而青少年的现实自我主要集中于人际关系 ; 
即青少年对互联网中的“我”的特点描述, 更集中
于自己的心理状态。同时, 虚拟自我能够正向预
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即, 对现实自我不满且沉
迷虚拟自我的青少年, 更可能网络成瘾。 

其二, 从人格特点的角度看, “善良”能够反
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和虚拟自我, 同时善良
能够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 
即, 对人真诚、诚实、能够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感
受, 为人谦逊的个体更可能较少表现出病理性互
联网使用倾向。“处世态度”能够反向预测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和虚拟自我, 同时能够通过虚拟自我
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即, 目标明确、坚
定、理想远大, 对未来充满信心、追求卓越的个
体较少表现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倾向。“才干”能
够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对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起到抑制作用。“情绪性”能够
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对病
理性互联网使用起到抑制作用。 

其三 , 自我认同完成能显著地反向预测“网
络成瘾”; 即, 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自我认同的青
少年, 其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较小。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 我们认为, 从虚拟自我
的角度看, 那些对现实自我不满意的青少年更可
能会沉迷于互联网建构的虚拟空间, 醉心于虚拟
自我, 也因此更可能会导致网络成瘾。所以, 对于
这样的青少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建构自尊, 通过
确定他们自尊的由来(即对自我而言极重要的能
力领域), 给予他们情绪情感的支持和社会赞许 , 
直接地教给青少年真正的技能, 让他们体会成就
感 , 继而提升其自尊 , 同时 , 让青少年学会面对
一个问题并试图解决它而不是逃避。 

另一方面, 青少年期是其自我认同完成的关
键时期,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交往逐渐进入
他们的生活, 并日渐成为他们人际交往很重要的
方面, 有研究证实, 在过度使用互联网会对其自
我认同的完成有一定影响, 这主要出现在互联网
使用初期, 青少年很容易沉迷于互联网所带来的
新奇感受。而随着网龄和年龄的增加, 互联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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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作用开始凸显, 他们可以很好地借助互联
网这个平台, 促进自己的人际交往, 包括与熟人
之间的交往。那么在他们互联网使用的初期, 家
长和老师需要进行适当的引导 , 避免过度使用 , 
耽误了这个时期自我探索的重要任务。 

自我认同完成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反向预
测作用 , 互联网社交和娱乐服务使用偏好对“网
络成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因此, 提高青少
年的自我认同水平成为对“网络成瘾”进行预测和
干预的重要措施。 

5  青少年的依恋与“网络成瘾” 

依恋 (attachment)是指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
的、双方互有的亲密感受以及相互给予温暖和支

持的关系。依恋关系蕴涵在人毕生发展的过程中, 
包括儿童期、青少年期以及整个人生阶段中的母

子依恋、父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等。随着年龄的增

长, 青少年寻求与依恋对象的亲近行为不如以前
那样紧张和频繁, 但是象征性的交流(如电话、书
信、互联网)在提供安慰时越来越有效(Leondari & 
Kiosseoglou, 2000)。Griffiths (1999)把“电子朋友”
的概念延伸到互联网使用者, 说明青少年会把互
联网当作朋友, 也会把互联网当作扩大交友范围
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 青少年有可能把互联网
当作新的依恋对象。 

我们对青少年上网与其依恋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Lei & Wu, 2007; 雷雳, 伍亚娜, 2009), 
得到与“网络成瘾”有关的几项结果： 

其一, 从母子依恋来看, 母子沟通可以正向
预测青少年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偏好。青少年与

母亲的疏离可以直接正向预测 PIU, 也可以通过
互联网娱乐服务和社交服务偏好间接正向预测

PIU; 即 , 与母亲疏离程度高的青少年更倾向于
依赖互联网的娱乐和社交服务, 更可能卷入病理
性互联网使用。 

其二, 从父子依恋来看, 父子疏离可以直接
正向预测青少年 PIU 也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互联网
娱乐服务的偏好间接预测青少年 PIU。这一点与
母子疏离的模式一致。 

其三, 从同伴依恋来看, 同伴沟通可以正向
预测青少年对信息、娱乐和社交服务的使用偏好, 
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娱乐和社交服务使用偏好间接

预测 PIU; 即, 青少年与同伴之间的沟通可能促

使他们使用多种互联网服务, 并可能因为对娱乐
和社交的偏好而网络成瘾。同时, 青少年与同伴
的疏离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对社交服务的使用偏

好, 也可以直接正向预测 PIU; 即, 如果青少年的
同伴关系不好, 他们就可能选择网络社交, 继而
导致网络成瘾。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 我们认为, 从亲子依恋
的角度看, 父母应该避免讽刺挖苦的方法激励孩
子, 而是要积极地聆听孩子的心声, 更多地加强
与孩子的情感交流, 真正地接近孩子的内心世界, 
让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

爱, 体会到父母和家庭给自己的情感支持, 才能
帮助他们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中找到平衡点。 

父子依恋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

重要性, 传统教育往往忽视了父亲对孩子成长过
程的影响。本研究提示我们, 应该更多地关注父
亲角色对孩子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父亲应该更多

地了解孩子的成长, 帮助构建全面而安全的亲密
和谐的亲子依恋关系, 给孩子提供精神上情感上
的关爱, 使孩子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有效抵制
互联网给孩子带来的消极影响。 

同时, 父母也应该主动向孩子讨教, 丰富自
己互联网方面的知识。避免因为不了解互联网而

一味地加强对孩子上网活动的严格监督和控制 , 
这样只会更加激化亲子之间的冲突, 使孩子产生
强烈的逆反心理, 进一步加深孩子与父母之间情
感隔阂, 从而导致青少年对互联网更大程度的依
赖。父母适当地增补互联网方面的知识, 与孩子
探讨互联网上的活动, 可以营造更畅通的沟通环
境, 获得孩子的尊敬与亲近。 

此外, 青少年期的孩子自主性得到进一步发
展,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情感, 对孩子的期望要
从孩子自身的情况出发, 不要对孩子提出过多过
高的要求, 给孩子充分的信任和更多的自主空间, 
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父母和教

育者在指责孩子的同时, 也要反思家庭功能是否
良好, 是否和父母间拥有亲密的依恋关系质量对
青少年健康使用互联网有重要作用。 

6  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与某些影响因素 

人们的时间知觉会产生一种可以过滤和解

释个人经历的认知反应偏见, 因为经验与意识源
源不断地在现在、过去与未来时间结构中被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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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对个体的思维、情感与行为具有组织与结
构化的作用(Wills , Sandy, & Yaeger, 2001), 比如, 
可以反映为“现在定向”、“未来定向”等。青少年
时间知觉的影响可能会反映在其网络行为中。此

外, 研究者认为, 青少年可能像物质使用那样使
用互联网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Tsai & Lin, 
2001; Hall & Parsons, 2001), 网络成瘾者可能更
多地使用指向情绪的非适应性应对方式。 

我们对青少年上网的某些影响因素的研究 , 
包括青少年的时间透视、心理弹性、应对方式、

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的交互作用等方面(雷雳, 李
宏利, 2004; 李宏利, 雷雳, 2004; 雷雳, 杨洋, 柳
铭心, 2006; 杨洋, 雷雳, 柳铭心, 2006; 马利艳, 
郝传慧, 雷雳, 2007),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 从青少年个人的某些特点来看, 一方
面, “现在定向”占优个体更容易卷入 PIU; 即, 追
求即刻满足的青少年更容易网络成瘾。而且, 现
在定向占优个体比“未来定向”占优个体更容易通
过“发泄”与“幻想”的应对方式指向 PIU, 而未来
定向占优个体比现在定向占优个体更容易通过

“问题解决”反向预测 PIU; 即, 着眼未来的青少
年面对问题时更多地是去解决问题, 其网络成瘾
的可能性也较小。另一方面, “心理弹性”能够显著
正向预测青少年对互联网信息和娱乐服务的偏好, 
并且能够显著反向预测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

用; 即心理弹性较好的青少年其网络成瘾的可能
性较低。 

其二, 从青少年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的交互作
用来看, 首先, 青少年“责任心”人格与互联网社
交服务偏好在对 PIU 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
用, 对高责任心人格的青少年, 互联网社交服务
偏好容易导致其成瘾, 而对于低责任心人格的青
少年, 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不易导致其成瘾。此
外, 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与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
息服务偏好在对 PIU 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
用, 即使是高神经质人格的青少年, 对信息服务
的偏好也不容易使其成瘾, 而对于低神经质人格
的青少年来说, 即便是偏好社交和娱乐服务, 也
不易成瘾。再者, 青少年“宜人性”人格与互联网社
交服务偏好在对 PIU 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
用, 对高宜人性的青少年, 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
容易导致其成瘾, 而对于低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
来说, 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不易导致其成瘾。 

其三, 从青少年的社会生活来看, 生活事件
带来的主观压力能够正向显著预测青少年对互联

网信息服务、社交服务和娱乐服务的偏好以及青

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即, 在生活中感受到
巨大压力的青少年, 更可能会去使用互联网的各
种功能, 也更可能会导致网络成瘾。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 我们认为, 由于关注即
刻满足的(现在定向)青少年更容易卷入 PIU, 而
且, 现在定向占优个体比未来定向占优个体更容
易通过发泄与幻想的应对方式指向 PIU, 而未来
定向占优个体比现在定向占优个体更容易通过问

题解决预测 PIU; 因此, 可帮助这些青少年练习
延迟满足 , 把注意力放在未来 , 同时 , 要让这些
青少年在面对问题时放弃通过幻想和发泄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训练他们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应
对方式。 

从人格与互联网服务存在交互作用的角度

来看：其一, 一般情况下, 责任心高的青少年不易
沉溺于网络, 但是必须特别关注这类青少年对互
联网社交服务的偏好情况, 因为对高责任心人格
的青少年而言, 一旦喜欢上互联网社交服务则更
容易卷入 PIU。其二, 一般情况下, 高神经质人格
特征的青少年容易卷入 PIU, 但对此类青少年对
互联网信息类服务的偏好可以不必紧张, 因为即
便是高神经质人格类型的青少年, 对信息服务的
偏好也不容易使其卷入 PIU。其三, 一般情况下, 
高宜人性人格特征的青少年不易沉溺于网络, 但
是必须特别关注这类青少年对互联网社交服务的

偏好情况 , 因为对高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而言 , 
一旦喜欢上互联网社交服务则更容易卷入 PIU。 

对于应对方式、心理弹性与病理性互联网使

用的研究表明, 积极的应对方式和心理弹性能够
反向预测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由于青少

年自身发展的特点, 他们会体验到很多的消极情
绪和压力, 家长和学校应该重视加强青少年应对
压力和挫折的教育, 教会他们积极地应对生活和
学习中的事件, 增强其心理弹性, 减少他们通过
沉溺网络来逃避现实压力的机会, 引导青少年正
确使用互联网。 

7  青少年的健康上网 

青少年使用互联网引发的一系列心理、社会

问题极度困扰着家庭和社会, 伴随“网络成瘾”等



79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0卷 

 

 

带来的心理、教育和社会问题也日益严峻。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互联网是双刃剑, 它对于个体、
社会的作用是双重的。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信息

库, 对青少年的积极影响也是很广泛的。有研究
发现,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使用互联网满足他们对
健康信息的需求 (Cotton & Gupta, 2004; Rice, 
2006)。健康上网对青少年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乃至
个人潜能的发挥, 都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在访谈资料的基础
上, 运用扎根理论、个案分析, 并结合量化测量、
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 建构了青少年健康上
网行为的概念、结构以及有利影响因素、各个因

素之间的关系结构(郑思明, 雷雳, 2006)。对访谈
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后得到, 青少年“健康上网”概
念的内容主要包括：①抵制不良：不登录黄色、

暴力等网站, 限制浏览不良网页及信息等; ②不
可沉迷：尤其是不沉迷游戏、不依赖、不成瘾等; 
③不扰常规：不影响正常学习生活, 不带来消极
影响, 或最起码不要有害; ④控制时间：由家长帮
忙限制、控制上网的时间; ⑤健康时限：给定一个
健康上网的“健康”时间限度 , 自觉控制自己; ⑥
放松身心：愉快身心、释放压力、调节自己; ⑦辅
助学习：利用互联网, 大部分用在学习上, 帮助学
习、拓展知识等; ⑧长远获益：从长期来看有积极
影响, 给学习、生活和身心带来积极的影响, 有益
发展。 

在对访谈结果编码分析的基础上, 形成了本
研究关于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概念理论：青少

年的健康上网行为指的是, 青少年对互联网的使
用从外控到内控, 形成有节制的上网行为, 从而
获得对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有益的结果。 

然后, 我们试图提出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
标准。对访谈资料的进一步主轴编码分析中, 我
们根据类别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比较、归纳, 
将最初的八个类别归为六个类别, 它们是：“抵制
不良”、“不可沉迷”、“控制时间”和“放松身心”、“辅
助学习”、“影响适度”。之后, 根据发展核心类别
的原则来选择编码 , 将前三个归到“控制因素”, 
后三个归到“有益因素”。根据心理行为评估中的
“右四分点”标准, 我们提出在以上的六条中, 在
数量上满足五条或五条以上的行为可称为青少年

的健康上网行为。 
此外, 青少年提出的“健康时限”是健康上网

行为中的重要类别之一, 根据统计分析, 对于青
少年而言 , 健康上网的总平均时间为每周
9.30±0.62 个小时、每天 1.40±0.11 个小时。因此, 
我们建议, 青少年健康上网行为的健康时间限度
为每天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每周不超过十个小时。 

同时 , 我们根据访谈结果对青少年健康上
网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首先, 是来自教师
和学校的“教育指导作用”; 其次 , 是来自家长和
社会的“经验引导作用”; 第三 , 是同伴关系在青
少年的发展中的“心理参照作用”。这些方面可以
作为参考 , 让我们找到帮助青少年健康上网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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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of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Research 

LEI L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rne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adolescents have been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users. Although enjoy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some of them have gotten into Internet 
addiction for staying online too long and involving in some services too deepl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ir egocentric thinking, self, attachment, personality, life event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ere explored, on which foundations could be lai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 and the preven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Also, the adolescents’ Healthy 
Internet Use was discussed based the finding of studies. 
Key words: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prevention; healthy internet use 
 


